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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大学创新理念与机制
———访萨拉􀅰斯钟萨教授

董修元∗ 　 孙 玥∗∗

在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的引领下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全方

位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中国政府发布了 «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中国与以色列签署了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以色列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ꎮ 在创新体系运行中ꎬ 高校

与科研院所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当下ꎬ 中国教育部宣布从 ２０１７ 年起全面

启动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工程ꎬ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继

“９８５ 工程”、 “２１１ 工程” 之后的又一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ꎬ 旨在加强教育改

革总体设计ꎬ 推动教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ꎮ 在此过程

中ꎬ 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指导高校改革与发展的资源和借

鉴ꎮ 以色列被称为创业国度ꎬ 大学创新构成该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ꎮ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是以色列的顶级高

校ꎬ 在培育创新方面享有世界声誉ꎬ 自 １９２５ 年建校迄今培养出 ６ 名诺贝尔奖

及菲尔兹奖获得者①ꎮ 为深入探究以色列大学的创新理念、 采取的做法、 取得

的成效、 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于中国高校创新发展的启示ꎬ 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及 ９ 月 ５ 日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基瓦特兰校区专访了希伯拉大学前校

长萨拉􀅰斯钟萨教授②ꎮ

∗　 董修元ꎬ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ꎮ

∗∗　 孙玥ꎬ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ꎮ

①　 此外还有 ３ 名自海外回归以色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或正在该校任教ꎮ 具体相关信息见耶

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ｈｕｊｉ􀆰 ａｃ􀆰 ｉｌ / ｅｎ / ｐｒｉｚｅｓ / １０４)ꎮ
②　 萨拉􀅰斯钟萨 (Ｓａｒａｈ Ｓｔｒｏｕｍｓａ)ꎬ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拉伯研究系与犹太思想系荣休教授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任希伯来大学副校长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任希伯来大学校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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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大学理念

(一)“创新”之本源

董修元:斯钟萨教授ꎬ您好! 您是怎么理解 “创新”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这个概

念的?
斯钟萨:与其给出一个定义ꎬ我更愿意将这个词放置到它的正确语境中ꎮ

当论及大学理念时ꎬ如果首先想到的是创新ꎬ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创新预设为一

所研究型大学的最高价值ꎮ 但在我看来ꎬ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结果ꎬ而不是理想

价值ꎮ 创新可能是工厂的目标ꎬ工厂应当生产创新的产品ꎬ但这不是我们想要

树立的大学目标ꎮ 我们可以将那些研读伟大经典著作的著名院系作为例子ꎬ像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和安纳波利斯和圣塔菲的圣乔治学院 (Ｓｔ􀆰 Ｊｏｈ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这些院系

的教授们决定不去追求新的东西ꎬ 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古代的和经典的文本ꎮ
他们的大胆创新恰恰在于在今天的氛围中宣称: 我们在关注古老的文本ꎮ 价

值不在创新本身ꎮ 那理想价值是什么呢? 我认为ꎬ 大学的理念和目标在于独

立自由的学习和思想ꎮ 独立的思想最终必定会带来别人未曾想到过的观念ꎬ
随后我们称之为 “创新”ꎮ 大学的理念在于将这些独立思想者汇聚起来ꎬ 对他

们说: 你们可以拥有自由的研究和思想ꎬ 尽可能地去推进学术和思想ꎮ 其结

果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创新ꎮ 如果我们去看路德时代的欧洲最早的 “现代”
大学ꎬ 他们的大胆创新理念就是 “敢于求知” (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 或 “敢于学习”ꎬ
这是真正的大学理念ꎮ

董修元: 事实上ꎬ 这正是我们在访谈计划中给出一个关于 “创新” 的临

时性定义的原因ꎮ 我们尝试着把它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 创造性的智力活动ꎬ
植根于某些理智德性ꎮ

斯钟萨: 我同意ꎮ 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与现代大学的行政术语体系保

持一致? 行政方将我们置于创新的 “生产线” 之中ꎮ 他们用产出 － 结果来衡

量我们的作为ꎬ 就像在问: “你们制造了多少成规 (Ｂｏｘｅｓ)?” 我不想陷入这

种思维方式、 遵循他们关于 “大学应是什么” 的界定ꎮ 相反ꎬ 我想让他们接

受我们的界定ꎬ 并按此行事ꎮ “创新” 只是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可取产物之

一ꎮ 当然ꎬ 谁也不想看到创新的反面ꎬ 即停滞和重复ꎮ “创新” 是一个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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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达到的好的结果ꎬ 但它不是唯一的可取结果ꎬ 它也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结果ꎮ
大学资助方常常把 “创新” 变成一个笼罩我们整个视野的术语ꎬ 它们希望看

到的结果是: 这是创新ꎬ 还是不够创新? 但我想要看到别的东西ꎬ 即我们是

不是鼓励学生解放思想、 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思维ꎬ 或者这种 “创新” 是不

是鼓励我们用一种新方式来看待旧事物ꎬ 或者它是不是带来了新话题或新问

题ꎮ 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创新行为或结果的真正源泉? 我们应把创新追溯到

批判性的开放思维或者 “敢于求知” 的精神? 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界定 “创
新” 这个词ꎬ 但我们的思想总是被我们使用的术语所限定ꎮ “创新” 这个词如

今变得至关重要ꎬ 并被认为是应当统摄我们学术生活的东西ꎮ 这种视 “创新”
为大学主要目的的压力ꎬ 不仅限于以色列ꎬ 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压力ꎮ 世界

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变成目的 －结果驱动型 (ｅｎｄ － ｒｅｓｕｌｔ － ｄｒｉｖｅｎ)ꎬ 他们所寻求

的结果被标记为 “创新”ꎮ 当你说我们应当追问什么是大学的德性时ꎬ 你是对

的ꎮ 在这个阶段我会回避 “创新” 这个词ꎬ 而谈论批判性思维这种德性ꎬ 并

追问以下开放性的问题: 什么是创立大学的目的? 今天我们需要大学做什么?
今天的大学创办宗旨和 ２００ 年前有何不同? 当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ꎬ “创新”
将随之而来ꎮ

董修元: 您在暗示 “创新” 是现代性加之于大学的吗?
斯钟萨: 不是ꎮ 我的意思是ꎬ 将 “创新” 表述为大学目的的做法ꎬ 是一

种对大学之所为和大学存在理由的狭隘理解ꎮ “创新” 变得越发重要ꎬ 因为资

助方希望看到当下结果ꎮ 我并不是说这是错的ꎬ 我喜欢 “创新”ꎮ 我只是说它

在系统中占据的地位被夸大了ꎮ 也就是说ꎬ 问题在于误置ꎬ 即给理应在后的

东西以优先性ꎮ
(二) “创新” 在大学价值体系中的应有位置

董修元: 这把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ꎮ “创新” 在大学价值体系中应占有

何种位置?
斯钟萨: 我们应当耐心地将 “创新” 视为我们努力寻求的结果之一ꎮ 现

代大学办学有两个目标: 教育和研究ꎮ 就前者而言ꎬ 在教育中ꎬ 你选取年轻

的可塑的思想ꎬ 训练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ꎬ 尽可能多地让他们接

触先前未知的东西: 新的文化、 新的思想体系以及新的思维模式ꎮ 而且ꎬ 因

为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具体内容学习思维模式ꎬ 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知识的基础

谈论抽象理念ꎬ 大学教师也要让学生获得知识ꎮ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ꎬ 今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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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不同ꎬ 今天的大学招收数以百万计的学生ꎬ 这个数字还在增长ꎬ 学校规

模不断扩大ꎮ 在这个教育体系中ꎬ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是潜在的天才ꎬ 也并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学者或研究者ꎬ 但我们确实希望更多人获得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一种区分或金字塔式的

课程安排ꎬ 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或想要的不同的东西ꎬ 然后在他们中

挑选那些能够继续做研究的学生并给予后者相应的训练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接

触新理念、 接触不同的文化、 对思想的批判性训练ꎬ 是所有人都需要的ꎮ 然

后ꎬ 这些受教育者会进入到世界中———作为艺术家、 教育家、 银行家等等ꎮ
他们无论做什么ꎬ 都会具有创新性或批判性ꎮ 他们会竭尽所能ꎬ 时时审查自

己的工作是否仅仅差强人意而有可能做得更好ꎮ 相较于直接、 狭隘、 定向的

“创新” 训练ꎬ 我们更愿意帮助他们开发批判思维ꎬ 他们可以把这种能力带到

任何地方ꎮ
(三) 以色列大学的创新传统

孙玥: “创新” 是从何时起成为希伯来大学或者更一般地说以色列大学的

重要议题的?
斯钟萨: 我认为这对以色列大学来说一直非常重要ꎬ 从开始直到现在ꎮ

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第一所研究型大学 (１９２５ 年正式建立ꎬ 稍晚于以色列理

工学院)ꎮ 爱因斯坦ꎬ 作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勾画者之一ꎬ 坚持这所大学

起初必须是一个研究机构ꎬ 它也确实是这样建立的ꎻ 后来希伯来大学才开始

招收本科生ꎮ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ꎬ 你需要有所思考并有新发现ꎮ 因此ꎬ 从大

学建立第一天起ꎬ 创新性、 创造性甚至革命性思维对希伯来大学一直很重要ꎬ
但 “创新” 并非这所大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主要标签ꎮ 在此之外ꎬ 至少同

样重要的目标还有获取知识、 为创造性的独立思想提供空间等等ꎮ 可以说ꎬ
“创新” 是希伯来大学的一种传统ꎬ 但它不应变成一种口号ꎬ 而更应该被视为

一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ꎮ

以色列大学的创新培育机制

(一) 教育创新

１􀆰 学科训练与学生主动性间的张力

董修元: 您提到训练学生的思维使之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ꎬ 这让我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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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些争论ꎮ 学者们在学科训练和学生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张

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ꎮ
斯钟萨: 争辩的双方可能都是对的ꎬ 这个张力是固有的且是古老的ꎬ 在

柏拉图的对话中已经可以见到ꎮ 苏格拉底所做的正是我们谈到的: 他试图训

练人们独立思考并对先前的观点持批判态度ꎮ 但与此同时ꎬ 当你读柏拉图对

话时会发现: 苏格拉底其实表现得像个相当有权威的人物ꎬ 他的对话者 (或
“学生”) 总是说 “是的ꎬ 你是对的” 或 “是的ꎬ 我在听”ꎮ 柏拉图对话中的

苏格拉底最后总是对的ꎮ 但通过对话ꎬ 我们可以感知到: 苏格拉底在给予受

众信息的同时ꎬ 还是训练他的对话者对他的话持批判态度ꎮ 灌输知识的意图

和开发独立思维的需要之间的张力是固有的ꎮ 作为一个老师ꎬ 你至少在刚开

始处于一个权威性的地位ꎬ 你被预设比学生有更多的知识ꎮ 但作为大学老师ꎬ
我们都知道一些学生比我们聪明ꎬ 我们在教他们知识的同时ꎬ 也从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ꎬ 也希望他们日后成为更好的学者和研究者ꎮ 因此ꎬ 你从某种权威

地位出发去教育和训练他们ꎬ 同时又想要使他们具有批判性、 对你所说的观

点持批判态度ꎮ
董修元: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辩证性思维过程ꎮ
斯钟萨: 的确ꎮ 在教育层面上ꎬ 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继承和传递知

识ꎮ 当我们训练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时ꎬ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证明是适合做独

立研究并对此感兴趣ꎬ 这些人最终将成为下一代的研究者ꎮ 我认为每一个学

者或研究者都会拥有发现的激动ꎬ 也就是说ꎬ 当你研究前辈权威学者和科学

家的著作时ꎬ 发现他们遗漏了什么或犯了错误ꎬ 或者你看到先前研究者从未

看到的某些东西时ꎬ 由此感受到那种兴奋ꎮ 这就是创新发生的所在———如果

你的发现是正确的ꎬ 因为有时候事实会证明你兴奋得太早了ꎮ 这个发现的过

程———收集你所学过的各种材料、 反思它们、 最终将科学和学术向前推进ꎬ
甚至实现真正的突破———就是创新最终发生的地方ꎮ 但当我们训练学生时ꎬ
我们不会告诉他们: “明早我就想要 ３ 个 ‘创新’”ꎮ

２􀆰 传统与现代课堂

董修元: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往往将中国传统课堂与西方现代课

堂相比较ꎬ 并倾向于后者ꎬ 说西方国家大学的课堂给学生更多的表达空间和

主动性ꎮ 而较为传统的老师则指出ꎬ 这种说法过于理想ꎬ 如果在课堂上给学

生太多的时间和空间ꎬ 将无法给他们应有的训练ꎬ 学生只会做他们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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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最终他们什么都没有学到ꎬ 这种教学方式是不负责任的ꎮ 您怎样看待二

者的关系?
斯钟萨: 有一则古老的犹太笑话ꎮ 一对夫妇争辩一件事情ꎬ 找一位拉比

评理ꎬ 拉比听了丈夫的说法ꎬ 对他说: “你是对的ꎮ” 然后ꎬ 妻子陈述了她的

理由ꎬ 拉比对她说: “你是对的ꎮ” 过后ꎬ 拉比的妻子进来说: “但他们不可能

都是对的”ꎮ 拉比对她说: “你也是对的”ꎮ 我认为ꎬ 传统的和现代的教学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正确的ꎬ 都有可取性ꎮ 过去几十年ꎬ 一些英语世界的大学

院系热衷于 “做理论”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ꎮ 有一种不太确切、 多少有点夸张的说

法ꎬ “做理论” 意味着你不是一定要了解事实才能进行理论化工作ꎮ 具有传统

知识的人可能会问: 这是关于什么的理论? 基于什么? 我对传统的学科训练

方式怀有崇高的敬意ꎬ 无论中国、 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的教育方式ꎬ 还是西

方国家基督教的经院传统ꎬ 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献身于学习ꎬ 一定有巨大的求

知欲和对学术的尊重ꎮ 这是艰难的ꎬ 但以传统的方式学习、 理解和积累的大

量知识是无价的ꎮ 同时我认为ꎬ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也内置有发现那些能够

超越传统并做出新贡献的人的途径ꎮ 只要这些传统没有停滞而是还具有活力ꎬ
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两种人: 一种只是学习知识ꎬ 另一种学习并推进知识体系ꎮ
每一个传统都有产生创新的机制ꎮ 在犹太学术传统中有一个概念——— “天才”
( ‘Ｉｌｕｙ)ꎬ 就是那种了解所有内容同时具有足够敏锐的头脑来解释、 理解和推

进的人ꎮ 在一所理想的大学ꎬ 你应该能同时发现传统的和现代西方的两种教

学范式ꎮ
孙玥: 希伯来大学采取过哪些促进学生创新或批判性思维的具体政策和

措施?
斯钟萨: 要回答这个问题ꎬ 我会回到传统这个问题ꎮ 无论一个大学采取

何种教学方式ꎬ 学生总是要向老师学习ꎮ 如果你的老师鼓励你提问ꎬ 你很可

能也会鼓励你的学生提问ꎮ 比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机构的氛围ꎮ 就我所知ꎬ
我的数学方面的同事非常自豪于这个事实: 他们从来无法完成既定的教学大

纲ꎬ 因为学生总是提问打断他们ꎮ 如果你鼓励学生提问ꎬ 你可能无法完成你

的课程计划ꎬ 但学生会学到更多ꎬ 你也能从他们的问题中学到东西ꎮ 这一直

是希伯来大学的传统ꎬ 形成了这个机构的氛围ꎬ 并体现于其具体政策导向中ꎮ
比如说ꎬ 当一名院系教师申请晋升时ꎬ 我们会要求申请者提供一份教学报告ꎬ
但我们不会真正去看他 (她) 是不是严格完成了计划好的教学大纲ꎮ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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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 (她) 是不是有对他 (她) 教学感兴趣的学生以及有什么样的学生ꎬ 是

不是创造了一种以他 (她) 为中心的思想话题讨论ꎮ 有时候这是很难衡量的ꎬ
但我们总是努力去鼓励和促进ꎮ 不过ꎬ 这其中也有可以衡量的方面ꎬ 比如ꎬ
希伯来大学鼓励跨系教学ꎮ 我们有不同的系和学科ꎬ 彼此之间有既定的界线ꎬ
但如果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的老师想要共同教学ꎬ 学校会给予鼓励ꎮ 这同样适

用于本科教学、 研究生教学和研究领域ꎮ 当我主管教务时ꎬ 希伯来大学启动

了一项 “基石”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ｓ) 计划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美国大学的实

践ꎬ 要求任何专业的学生必须接受一些通识教育ꎬ 因此ꎬ 一个攻读历史学位

的学生ꎬ 必须对脱氧核糖核酸 (ＤＮＡ) 有所了解ꎮ 一个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

历史或文学方面的知识ꎬ 才能获得动物学或数学学士学位ꎮ 这些要求在学生

当中一般会获得相当好的响应ꎬ 当然也有例外ꎮ 这些要求的目的不在于让我

们获得更多的受众ꎬ 而是基于一种全面教育的信念ꎮ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不

喜欢这种择课方式ꎬ 无所谓ꎬ 你不是一定要坚持下来ꎬ 但至少尝试一下ꎮ 这

个项目的初衷在于ꎬ 在本科阶段大学的功能是型塑受教育者ꎬ 让他们接触新

材料、 训练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易于接受新观念ꎮ 而且ꎬ 现在院系教师需要教

此类跨学科课程ꎬ 这在客观上要求专家学者为非专家们准备课程ꎮ 这使他们

能够和其他同事、 别的领域的专家合作ꎮ 大学希望此类接触的结果是让这些

老师在做自己的研究时也获得更宽广的进路ꎮ 这种教学或研究进路鼓励他们

开放视野ꎬ 背后的预设是你不会预先知道新观念会从何而来ꎬ 它总是带有一

点奇迹的性质ꎮ
(二) 研究创新

１􀆰 人文与其他学科的创新

董修元: 相较于自然科学、 技术和社会科学ꎬ 如何来界定人文学科的

“创新” 呢?
斯钟萨: 在人文学科ꎬ 就像在其他学科中ꎬ 我们可以用更精确的说法来

替代 “创新”ꎮ 比如ꎬ 我们可以说发现新文本或新观念ꎮ 就像自然科学一样ꎬ
人文学科也是建基于过去的知识而继续推进ꎬ 推进意味着增添新数据 － 材料

(Ｄａｔａ) ———在我们的领域中这可能是新手稿或新文本ꎬ 或者带来理解特定数

据 －材料的新方法ꎬ 或者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将一些已知的事物整合起来ꎬ
作为提供观察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的新视野的跳板ꎮ 我认为ꎬ 在这个意义上

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并无不同ꎮ 它们的差别首先在于量化评价的地位上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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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来ꎬ 自然科学的发现比人文学科更易于衡量ꎮ 不仅在大学是这样ꎬ 在小

学一年级你就能相当容易地辨别出某个孩子有音乐、 体育或数学方面的天赋ꎮ
也有这样的孩子ꎬ 他们在音乐和数学方面的资质可能并不突出ꎬ 但在文学或

历史方面有出众的禀赋ꎬ 但发现这种禀赋要难得多ꎮ 人们说这只是一个喜欢

读书的聪明孩子ꎬ 他们并没有察觉这个孩子的特殊禀赋ꎮ 在大学中也有类似

情形ꎬ 当有人在人文研究领域做出突破性贡献时ꎬ 人们很难将它化解为数字ꎬ
很难说这人发现了什么ꎬ 因为他 (她) 所发现的通常 “仅” 是一种不同的理

解ꎮ 然而ꎬ 卓越的标准在人文学科同样适用: 有的人是普通人 (我们中的大部

分都是普通人)ꎬ 有的人时刻准备企及更高的境界ꎮ 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是如

此ꎮ 当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时ꎬ 我总是寻找两个词: “是的ꎬ 但􀆺􀆺” (ｙｅｓꎬ
ｂｕｔ)ꎮ 当研究者吸取先前研究所积累的知识进而思考并说出 “是的ꎬ 但􀆺􀆺”
时ꎬ 这是一个创新和产生新观念的跳板ꎮ 在我看来ꎬ 这是学术教育也是研究

创新的本质ꎮ
２􀆰 年轻学者在以色列大学的境遇和相关政策

董修元: 每一位资深教授都经历过年轻时光ꎬ 年轻的大学教师或学者关

乎大学建设的未来ꎬ 那么这些年轻老师或学者在以色列大学的境遇如何? 大

学管理方有哪些相关政策或规定?
斯钟萨: 确实有这样一种张力: 一方面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定、 结构、

体系ꎬ 另一方面需要给学者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的自由空间 (或者说一套灵

活可变的体系)ꎮ 体系越大ꎬ 就越难解决这种张力ꎮ 当代学术界的一大特征就

是国际化ꎮ 这种国际化特征要求我们有更多的规定ꎬ 因为每一个学术体系都

必须是透明的ꎬ 并能够转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ｌｅ) 到其他体系ꎮ 我们要求有一个非

常明晰的结构ꎬ 就像博洛尼亚协议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规定的ꎬ 一个学生必

须上多少课程? 是什么课? 怎么上? 等等ꎮ 因此ꎬ 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希望人

们打破成规来思考ꎬ 另一方面又设置越来越多的成规ꎮ 这代人比我们那代人

需要适应更多的规定ꎮ 当我和学生或年轻的同事谈话时ꎬ 常在鼓励他们做他

们想要做的事情ꎬ 并劝诫他们考虑问题时需处理好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ꎮ
当我看到很有天赋的人在 ４０ 岁甚至 ５０ 岁仍找不到工作ꎬ 或者说找不到令这

些人心仪的工作ꎬ 是很悲哀的ꎬ 但我却看到越来越多这种现象ꎮ 我们必须适

应国际行政管理体制的严格要求ꎮ 而且ꎬ 适应的压力也来自大学本身ꎮ 我们

倾向于建立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分科结构ꎬ 这意味着ꎬ 如果一个人提出一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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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原创性的博士论文设想ꎬ 它很可能正好落在两个系或两位教授之间的

尴尬位置ꎮ 我们一方面很想鼓励这个人去将这个原创的设想付诸实施ꎬ 另一方

面又不得不意识到这个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很可能难以谋得教职ꎬ 因为每个系都

想招收一个能教授该系核心课程的主流教师ꎮ 所以ꎬ 那些核心课程———它本身

是好的———都成为阻碍大胆研究的限制因素ꎮ 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或者说

我们的这些系统)ꎬ 并没有充分考虑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ꎮ 这意味着ꎬ 我们有很

好的人员ꎬ 但最好的人才却被遗漏了ꎮ 我有时候甚至想ꎬ 我的老师们———那些

上一代大师ꎬ 就像所罗门􀅰皮纳斯 (Ｓｈｌｏｍｏ Ｐｉｎｅｓꎬ １９０８—１９９０)① ———在今天

的大学中很可能永远找不到工作ꎮ 因为按如今的标准ꎬ 他不算一个好老师ꎮ
他不是一个现代媒体术语意义上的 “明星演说家”ꎮ 他毫不妥协的做着那些让

他激动的最高水准的研究ꎻ 他不会给那些对研究不感兴趣的听众做大型的普

及性讲座ꎻ 他发表文章但不出书ꎬ 即使出书也不一定找那些名牌大学出版社ꎮ
这类人———富有启发性和原创性的开拓者———现在很可能仍在找工作ꎮ 同样

的情况很可能也会发生在斯坦施耐德 (Ｍｏｒｉｔｚ Ｓｔｅｉ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１８１６—１９０７)②

身上ꎮ 当我和同事谈起这个话题时ꎬ 他们都一致同意现在大学倾向于雇佣的

人具有某些典型特征ꎮ 但是ꎬ 体系本身———不仅以色列、 欧美也是这样———
不会自我反思并合理的自问: “我们在做什么?” 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可能

不那么尖锐ꎬ 因为研究成果更易于衡量ꎬ 只要他们能为自己的研究找到资助ꎬ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上述不妥协的学者所遭遇的困境ꎮ 然而ꎬ 在人文学科

和社会科学领域ꎬ 形势还是很困窘ꎮ
３􀆰 研究创新奖励体系

董修元: 在希伯来大学ꎬ 是否有研究创新奖励体系或类似的政策? 如果

有的话ꎬ 这类政策运行得如何?
斯钟萨: 这很复杂ꎬ 因为就像所有听起来不错的东西ꎬ 问题在于如何实

施ꎮ 首先ꎬ 我不会说 “创新” 奖励体系ꎬ 而会说 “高水平研究”ꎬ 即它不是

奖励狭隘的研究结果ꎬ 而是奖励高水平研究成果ꎬ 后者应当是我们的标准ꎮ
你当然愿意奖励那些进行高水平研究的学者ꎬ 同时你别无选择ꎬ 你必须奖励

他们ꎮ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里: 如果你不奖励他们ꎬ 他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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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往别处ꎮ 这就是现实ꎮ 如果你想留住人才ꎬ 就必须向他们表示他们的工

作是受赏识的ꎮ 但当奖励机制变得太技术化、 太系统化、 太具有目的 － 结果

导向性ꎬ 问题就来了ꎮ 比如说ꎬ 英国高教体系有一套高度发达的全国范围的

评价机制ꎬ 他们衡量教授和院系的表现ꎬ 采用计算教师发表成果的数量、 听

课学生的数量等等ꎬ 因为这些都是可衡量的ꎮ 然而ꎬ 这不是鼓励高水平科研

的途径ꎮ
董修元: 对于上述现象ꎬ 一些中国学者评论称此类评价体制扼杀创造性ꎮ
斯钟萨: 的确ꎮ 科研成果评价中还有被称为 “现实意义”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的指标ꎮ 在英式评价体系中ꎬ “现实意义”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ꎮ 你被要求

展示———即使你的研究是关于中世纪的———它的当代 “现实意义”ꎮ 但就像你

知道的ꎬ 有时候研究有 “现实意义”ꎬ 有时候没有ꎬ 有时候我甚至很高兴它是

无关于现实的ꎮ “现实意义” 本身不是问题ꎬ 问题是研究的水平和深度、 它所

体现的创造性思维ꎬ 而这有时是无法量化衡量的ꎮ 在各处的奖励体系中反复

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ꎬ 这个体系总是倾向于复制和维持自身ꎮ 因为一个人获

了一次奖ꎬ 这就会出现在他 (她) 的履历中ꎬ 他 (她) 就更有可能获第二

个、 第三个奖ꎬ 背后的预设是: 既然已经获得了这么多奖ꎬ 他 (她) 必定是

非常优秀的ꎮ 我当然愿意奖励那些杰出的人ꎬ 将他们树立为年轻人的榜样ꎮ
但我们真的需要建立一种体系ꎬ 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式来搜寻那些特殊的、
超出常规的、 有创造力的人ꎮ 创造一种不单纯遵循技术标准的机制很难ꎮ 我

相信ꎬ 如果我们决定这就是我们想要的ꎬ 我们应该是能够做到的ꎬ 尽管体系

越大这样做越难ꎮ 一个解决方法———就像某些不接受自行申请的最高规格的

奖项或荣誉所实行的———是请公认的独立的权威们来推荐ꎮ 原则上ꎬ 这是一

种鼓励自由的、 无偏见的搜寻合格候选人的办法ꎮ 然而ꎬ 尽管这在几年之内

可能行之有效ꎬ 过后体系又会复制自身ꎮ 我认为ꎬ 当任何体系建立之后ꎬ 我

们就应当离开它去创造一个新体系ꎮ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无穷运动ꎮ
(三) 行政管理创新

董修元: 您在前面提到在教育和研究领域中训练和选拔学生或青年学者ꎬ
这种训练和选拔的主体是谁? 是指大学的行政机构吗?

斯钟萨: 不是ꎮ 行政机构只是使学生和研究者可能从事工作的平台ꎮ 好

的大学行政机构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只是平台ꎮ
董修元: 您使我的下一个问题成了伪问题ꎮ 我本来想问的是中国学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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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分关注的另一组辩证关系ꎬ 即行政管理和大学教师的自由探索之间的

关系ꎮ
斯钟萨: 事实上ꎬ 这并没有成为一个伪问题ꎮ 体系总是有这样一种风险ꎬ

即开始相信它本身———而不是借由它实现的东西———就是运作的目的ꎮ 在希

伯来大学ꎬ 行政管理人员曾开玩笑说: “这所大学要是没有学生该有多好! 要

是没有老师它肯定比现在运作得好得多!” 任何体系都会变得习惯于自身ꎬ 对

体系来说要成为创新性的和自我批判性的是个与生俱来的难题ꎮ 而且我已经

提到过ꎬ 大学规模现在比以前大得多ꎬ 大量新增的学生进入大学ꎮ 它不再是

一种精英教育体系ꎬ 不再是只有富人和聪明人接受高等教育ꎮ 这是一个耗费

大量资金的机构ꎬ 在以色列ꎬ 由政府相关部门为它提供财政资助ꎮ 为了合理

地进行资助ꎬ 政府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评判标准ꎮ 他们需要在资助这个

还是那个之间做公平的选择ꎮ 学生和大学越多ꎬ 规章制度就越多ꎮ 我不准备

为此责备政府ꎮ 我们要时刻意识到: 这些规制只是为了提供的平台能更好地

服务于教学和科研ꎬ 在规制的内在严格本质和灵活适用它们的需要间总是有

一种张力ꎮ 当我做校长的时候ꎬ 每天早上都会告诉自己ꎬ 就像是一条咒语真

言: “你不重要ꎬ 体系本身也不重要ꎬ 你只是来服务的ꎮ” 即我为研究者、 学

者和学生服务ꎮ
董修元: 为提供这种服务需要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怎样做?
斯钟萨: 研究和思考、 学习和思考ꎮ 这是行政机构存在的目的ꎮ 这让我

想起上任第一个月的时候ꎬ 我联络了大学教职工ꎬ 对他们说: “如果你有什么

主意或者有什么事情想要大学来做ꎬ 请告诉我ꎬ 我会尽力尝试ꎮ” 可很多人都

对大学会尝试去帮助他们持怀疑态度ꎮ 大学体系和资助体系的另一个问题是

鼓励 “保险做法” (Ｓａｆｅ Ｂｅｔ)ꎮ 当你争取经费时ꎬ 你会努力去揣测资助方想要

什么ꎬ 而当你去迎合他们时ꎬ 这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ꎮ 这是寻求创新的反面ꎬ
创新必然要求保持各种可能的开放性ꎮ 我作为一个大学行政管理者的最愉快

的经验是ꎬ 当我遇到一个不适合制度常规的人或想法而又值得为之打破常规ꎬ
这时需要有人有这个权威来说: “我知道这不合常规ꎬ 但只管去做ꎮ” 当我能

够说 “这不合常规ꎬ 但只管去做ꎬ 我支持你” 时ꎬ 我认为我是在履行我的职

责ꎮ 作为行政管理者ꎬ 我不断地告诉新的院系教师: “你们是大学的主体力

量ꎬ 行政管理者不是ꎮ 我们需要制度来使体系运行ꎬ 但如果制度成为障碍ꎬ
请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ꎻ 如果需要ꎬ 我们将制定新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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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修元: 这么说您是一个不断做着自我解构的工作的行政管理者了?
斯钟萨: 是ꎬ 也不是ꎮ 因为你需要建构并保护一些东西ꎮ 有时候你会提

出: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中心ꎮ 让我们鼓励一个新学科ꎮ” 这就是建立一个新

结构ꎬ 这个新结构需要被保护ꎮ 同时作为一个学者ꎬ 你要对你所做的一切保

持批判意识ꎬ 要为新观念留出开放空间ꎬ 因为这是创新生成的所在ꎮ 就像我

们前面说过的ꎬ 创新性观念中有某些奇迹的成分ꎬ 你不能计划创新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ꎮ 你所能做的只是判别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方向并鼓励它ꎮ 简单地

说ꎬ 你要让人去自由发展ꎮ
董修元: 这里面不是有一种矛盾吗? 您说过体系倾向于复制自身、 把各

种人和事置入它所制造的各种常规ꎬ 那大学体系为什么要如此重视 “创新”
这种价值呢?

斯钟萨: 大学不应成为一种封闭机构ꎮ 有这样的学习机构ꎬ 让你咀嚼学

习材料、 凭记诵学习它们ꎬ 但这不是大学的精神ꎮ 当然ꎬ 你需要收集信息ꎬ
如果一个大学靠记诵教育学生ꎬ 我相信这所大学会萎缩并消亡ꎮ 实际上ꎬ 这

与大学的另一功能并不冲突ꎬ 我说的是传递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和

别种文化———的火炬ꎬ 这也很重要ꎮ

以色列大学的创新与社会文化使命

(一) 创新与传递文化火炬

董修元: 您刚刚提到文化的火炬ꎬ 对希伯来大学而言这主要是指犹太教

传统或犹太文化吗?
斯钟萨: 是的ꎬ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ꎬ 但也包括其他文化: 古典研

究、 伊斯兰研究、 中国研究ꎬ 还有那些没有书写的文化———保存和珍视这些

人类财富并激发对它们的兴趣是我们的义务ꎮ 这更是大学的职责ꎬ 因为越来

越少有机构对它们感兴趣ꎮ 这就像是一个保存财富的保险箱ꎬ 但与此同时ꎬ
研究也是动态的ꎮ 当你研究古典文本或古代文化时ꎬ 你总是想要开发出探究

它们的新路径ꎮ 创新性的发现往往来自于对古老传统的这样一种开放式研究ꎬ
就像在脑科学中一样ꎮ 当你发掘出一批新手稿ꎬ 你不仅仅是抄录它们ꎬ 你还

阅读和研究它们ꎬ 当你以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分析它们时ꎬ 会忽然获得一些

新洞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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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修元: 我们能将这表述为用创新的方式保守文化遗产吗?
斯钟萨: 可以ꎬ 但我不愿使用 “保守”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这个词汇ꎮ 我们当然

要保守或保持这些遗产ꎬ 但我刚才之所以使用接力这个比喻ꎬ 是由于它的动

态性: 你保持火炬燃烧ꎬ 然后把它传给下一代ꎮ 然而ꎬ 就像火炬转手ꎬ 下一

个传承人以不同的方式思想ꎬ 光亮也发生了变化ꎮ 如果说需要保守遗产的话ꎬ
那么今天有各种数据库ꎬ 事实上不需要学者来保守ꎬ 数据库就完全可以完成

这个任务ꎮ 学者贡献的是灵活可变的思想ꎬ 这是使创新成为可能的场地ꎮ
董修元: 您前面提到过一种被穆斯林、 犹太人和中国人所共享的学术传

统ꎮ 这种传统今天似乎正在逐渐失落ꎮ 不知您是否愿意谈一下这个问题ꎮ
斯钟萨: 这些传统中都有一种对学术的巨大尊重ꎮ 在任何一种学术传统

中ꎬ 学者都可能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ꎬ 都有一种修正前辈的内置机制ꎬ 而且

每一代的学术水准都是建立在前一代基础上的ꎮ 而今天即使是在大学中ꎬ 传

统学术也经常被看成是因循的、 单一的、 停滞的东西ꎮ 这种态度又被以下事

实助长: 目前保持这些传统的社群往往比过去更保守ꎮ 因此ꎬ 学术界有时带

着某种偏见来看这些学术传统ꎬ 而忽视了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千年间这些传统

经历了很多变化ꎮ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ꎬ 传统和现代学术不是相互滋养而是分

道扬镳ꎬ 后者导致了这类研究课题本身的边缘化ꎮ 此外ꎬ 我们还应考虑到人

文学术陷入困境的一般状况ꎮ 我们听到人们说: “谁对楔形文字感兴趣? 我们

从中能得到什么?” 曾经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ꎬ 没有对这些文明财富进

行欣赏ꎬ 没有像过去那样被很好地保持ꎮ 我们看到ꎬ 相关的系或专业正在以

惊人的速度在欧美大学中被取消ꎮ
(二) 创新与社会发展

孙玥: 我们经常提到创新机制ꎬ 不仅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一部分ꎬ 也被

当作国家或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 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发

展ꎮ 您怎么看大学创新和以色列社会的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斯钟萨: 请原谅我偏离主题ꎬ 像我们一再说过的ꎬ 问题不在于创新ꎮ 这

个问题可以用一种开放的方式来表述ꎮ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什么能使它成为

一个更好的社会ꎬ 一个更稳定、 更自由、 更有生机、 更开放、 更平等的社会?
当然ꎬ 无论考察哪个方面ꎬ 我们都想鼓励新的思维方式ꎮ 我不想拿着一种创

新尺度去衡量任何国家ꎬ 尤其是以色列: 分值为 ５ ~ ６ 是一般水平ꎬ 那么得到

６ ~ ８ 分又是什么? 诸如此类ꎮ 这不是衡量社会改进的应有方式ꎮ 例如ꎬ 赫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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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 «美丽新世界» 所描绘的世界是新的、 是很有创新性的ꎬ 但它绝对是恶

的ꎮ 在我看来ꎬ 创新本身只是一种结果或手段ꎬ 就其自身并无价值可言ꎮ 我

们需要经常自问: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 现在ꎬ 以色列被称为 “创业社会”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 ｕｐ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意思是这个社会有活力、 独立、 鼓励新想法、 鼓励年

轻人ꎮ 这些都是好的ꎬ 但如果最后创业社会只是带来各种开瓶的小机器ꎬ 如

果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 不平等的、 对学术不感兴趣、 漠视弱势群体的需求ꎬ
那么ꎬ 这种启瓶器式的创新恐怕没有什么价值ꎮ 这种声名在外的活力是以色

列社会的一笔财富ꎬ 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它ꎮ
(三)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

孙玥: 您认为是什么使希伯来大学成为一所独特的大学? 这与创新或者

作为创新来源的理智德性有什么关联吗?
斯钟萨: 我如果说希伯来大学是独特的ꎬ 就有自高自大的意味了ꎮ 我相

信它是一所好大学、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ꎮ 但我警惕沾沾自喜的倾向ꎬ 因为这

会使我们办校的水平下降ꎮ 我更愿意这样说: 我们和全世界 (包括欧美和中

国) 的一流大学处于同一水平ꎬ 并努力和它们对话交流ꎮ 希伯来大学这些年

来的优势在于保持对新观念开放的能力ꎮ 我想这是一个主要动力: 尊重并鼓

励学术研究———无种族歧视ꎬ 宗教中立ꎬ 力求做到无偏见ꎮ 保持这种态度是

个挑战ꎬ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别种力量也在发挥作用ꎬ 但这是维持并提高大学

水平的主要动力ꎮ
孙玥: 希伯来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树立了一个优秀的范例ꎬ 对中国

当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很有借鉴意义ꎮ 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培育创造性的批判

思维的经验和机制是不是具有文化依赖性ꎬ 换句话说ꎬ 它们在思想和制度环

境完全不同于以色列的国家是否能发挥作用?
斯钟萨: 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ꎬ 我们经常仰视ꎬ 并观察中国正在着力推

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哪些方面ꎬ 取得了哪些成效ꎮ 我想ꎬ 每个国家都有特殊

的问题需要处理ꎬ 但解决问题的路径有一定共性ꎮ 我总是将一篇文章置于眼

前ꎬ 它是社会学家约瑟夫􀅰本􀅰大卫 (Ｙｏｓｓｅｆ Ｂｅｎ Ｄａｖｉｄ) 在 ２０ 个世纪 ６０ 年

代早期发表的一篇希伯来语文章ꎮ 文章的标题就是 “一个小国的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ꎮ 他的论点是ꎬ 所有科研机构面对的风险———近

亲繁殖、 停滞、 狭隘性、 自高自大———在任何国家都有存在ꎬ 而在小国则会

更加严重ꎮ 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ꎬ 我们应当融入世界主流ꎮ 我经常援引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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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ꎬ 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要指针: 遵循国际标准ꎬ 不要故步自封ꎬ 保持视

听开放ꎮ 当然ꎬ 这更适用于一个小国的大学ꎮ 中国不是一个小国ꎬ 不会有这

方面的忧虑ꎮ 我设想ꎬ 中国内部的思想交流的规模一定大于以色列与它的近

邻进行交流 (即使这是可能的) 的规模ꎮ 但原则是普遍的: 我们的视野可以

超出自身的环境ꎮ 如果你问这些经验是不是可传递的ꎬ 我认为这样的东西本

身肯定是不可传递的ꎮ 如果我们在这里试图盲目复制中国经验ꎬ 那不可能成

功ꎮ 但如果我们试图学习原则ꎬ 还是有很多可学的东西ꎮ 对任何国家ꎬ 无论

大小ꎬ 独立的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的指针都是正确的ꎮ 在此之外ꎬ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则ꎬ 就是 “敢于求知”ꎮ 创立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梅兰希

顿和在他之后的康德都采取这一原则ꎬ 并非偶然ꎮ 在个人层面上ꎬ 这是启蒙

运动的原则ꎻ 在大学和行政管理层面上ꎬ 体系被要求去支持个人成就ꎮ 在大

学体系中ꎬ 个人在思考ꎬ 创新发生在个人的思想中ꎮ 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必须

做的是容许它、 鼓励它、 促进它、 奖励并承认它ꎮ 与此同时ꎬ 最难的一件事

或许是: 不要去干预它ꎮ
孙玥: 在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ꎬ 希伯来大学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什

么? 它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
斯钟萨: 我想我们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ꎮ 这个挑战就是一个与近邻

没有实质联系的小国如何融入世界主流ꎮ 一旦意识到这个挑战ꎬ 这个国家的

早期领导人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ꎬ 我认为这些措施还是很值得赞赏的ꎬ 因

为并不是所有政客都尊重那些 “终日坐着读书的闲人”ꎮ 比如ꎬ 以色列的学术

轮休制度非常发达ꎮ 每隔 ７ 年我们都可以去国外休假ꎬ 以色列大学支付费用ꎬ
所有领域的学者都是如此ꎮ

董修元: 您关于迈蒙尼德的著作①就是在学术休假期间完成的?
斯钟萨: 是的ꎬ 这是一个例子ꎮ 这是我们都在做的ꎮ 经过 ３ 年教学之后ꎬ

你可以休假 ６ 个月ꎮ 如果能找到外部资助ꎬ 你可以休假一整年ꎮ 以色列大学

总是乐于准许这些休假ꎮ 对院系来说ꎬ 一名教师离开课堂一年ꎬ 会给教学造

成一些困难ꎬ 但同事们都能理解出国交流的需要ꎬ 而且他们知道这是轮流的ꎬ
他们自己也会轮到休假ꎮ 因为大学的学术水准是至关重要的ꎬ 这种水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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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各个领域 (犹太研究、 数学、 物理学等等) 所发生的事情的接触: 我

们出国在别人的实验室工作ꎬ 教别人的学生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国家同

意学术人员应采取此类办法以确保我们不会成为停滞落后的大学ꎮ 另一件从

一开始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恐怕不如从前保持的那么好) 是: 政府并不

直接给大学划拨经费ꎬ 而是由高等教育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从政府获得预算资金ꎬ 然后决定这些经费该如何支出ꎮ

董修元: 从办学经费来源看ꎬ 希伯来大学不是一所公立大学吗? 以色列

大学办学方式是通常是公立ꎬ 还是私立的?
斯钟萨: 希伯来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ꎮ 以色列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立研

究型大学ꎬ 但国家资金并不直接由政府拨付给大学ꎮ 以色列有一个举措确保

政府不会干预学术界ꎮ 事实证明ꎬ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ꎮ 就像您刚才提

到的ꎬ 有时候我会担心这个机制正在被威胁ꎬ 但迄今为止这条原则还是被持

守: 这些大学是国家资助的ꎬ 但仍保持独立ꎮ 因此ꎬ 在我看来ꎬ 当一些国外

的同行由于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号召抵制以色列大学时ꎬ 他们的整个预

设是错误的ꎬ 不仅仅是因为学术抵制的观念与大学的本质相冲突ꎬ 而应知道

以色列的大学不是政府的延伸ꎮ 政府为大学留出预算ꎬ 但并不决定这些预算

的用途ꎬ 后者由高等教育委员会来决定ꎮ 理论上讲ꎬ 在以色列ꎬ 会有这样的

情形: 政府将一定数量的资金转给高等教育委员会却并不喜欢委员会用这些

资金所做的事情ꎬ 但决定这些事情是委员会的特权ꎮ 比如ꎬ 如果委员会决定

现在应当资助亚述学ꎬ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ꎮ 这个机制设计虽然合

理ꎬ 但我现在怀着一点忧虑在观察这个机制ꎬ 因为它不像以前那样被尊重了ꎬ
即便它是非常重要的ꎮ 学术自由的原则也是一个需要传递下去的信息ꎬ 遍及

学术体系的所有层级ꎮ 我的意思是ꎬ 如果你的学生持有一个你不喜欢的意

见———无论是政治或宗教或学术上的———他 (她) 的思想是独立的ꎬ 你必须

尊重它ꎮ 政府不能告诉我该想什么ꎬ 就像我不能告诉我的学生该想什么ꎮ 我

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教育和说服他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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